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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征

[image: ]1984 年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原邯郸市，丛台区，兼庄乡，王安堡村人)以“十七 ”为笔名，在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他于 2003 年毕业于邯郸市芳园实验中学，随后在 2004 年毅然投身军旅，在军队中历经磨砺与成长，退伍后担任中国融通资源管理集团北京分公司经理一职。

[image: ]在文学创作历程中，他笔耕不辍。其第三部短篇爱情小说《里·外》 自 2024 年 11 月 17 日开始精心构思，至 12 月 6日顺利完稿，创作过程一气呵成。早在 2006 年便完成手稿的第一部短篇爱情小说《未寄出的信》,在 2024 年 6 月 6日成功出版发行(并上淘宝平台)本书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喜爱。而创作于同一时期的第二部短篇爱情小说《 日记》也已整装待发，将于 2025 年与广大读者朋友们见面，令人满怀期待。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内容简介/

[image: ]


[image: ]《里 ·外》这本书主要围绕男主人公爱特展开一段错综复杂且充满悲剧色彩的情感故事。爱特的女友夏燕婚前背叛了爱特，使爱特一气之下迎娶了与夏燕是同事且相识不足一个月的铃铛为妻。

[image: ]婚后，铃铛在生活里的百般胡闹与无知，促使爱特想要找到曾经背叛他的恋人夏燕倾诉苦水。历经十余年的辗转联络，爱特终于与已离婚的夏燕重新取得联系，进而发展成情人关系。然而，在这长达四年的情人关系中，夏燕屡屡背叛爱特，与其他男人约会。爱特不堪忍受夏燕的疯狂行径，最终选择结束这段关系，并在冲动之下将与夏燕有染的男子杀害， 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

[image: ]夏燕在爱特入狱后，因探监无果，为了给爱特减刑、向监狱上账，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而铃铛因无法承受婚姻中的不忠，绝望地抛下两个孩子自杀。爱特与铃铛的两个孩子，也因父亲年轻时犯下的过错而误入歧途。

[image: ]这一故事警示着众人：父母是孩子的启蒙导师，一旦陷入情人关系的迷障，遭受伤害的将是两个家庭以及无辜的孩子。本书情节转折丰富，作者在创作时巧妙地衔接上下文，使故事连贯流畅。希望读者能够用心阅读，如此方能与作者一同深入书中情境，真切体会其中的细腻情感与强烈的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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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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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分别就像一层层的伤疤被揭开，露出皮开肉绽后的样子，对我嘻嘻笑着；有的时候，回忆就像一叠叠的面纱被揭露，展出蜘蛛网状的条纹，想要挣脱却又被捆绑着；有的时候，遇见就像一沓沓厚厚旧旧的报纸，字里行间描述着我们当年的讯息，想解读又无从说起；有的时候，伤痛就像黏黏糊糊的狗皮膏药，想要妥协却又来回拉扯。

是你！是你再次让我流下了，许多年前未流尽的泪水和思念；朝朝暮暮的思念、怀恨在心的思念。要知道，曾经爱你爱的有多么热血沸腾，现在就有恨的、痛的多么不甘和沮丧。

那是几时的狂欢热情？那是几时的爱情浓稠？那是几时的数次疼痛离别？无论几时，我的现在，都已收拾不起扑腾在爱琴海的狂热了，都已捉拿不住翻滚在悬崖边的稻草了。 因为那曾经炙热的五脏六腑，现已冷却了我的血液管道，堵塞的血栓阻碍了手术台的技术。那种窒息感，那种有乐笑不出的容颜，那种有苦不敢声张的焦虑。

最怕在这个节骨眼，捡起那几几年份的往事。最怕在这个季节回忆起，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甜蜜与背叛。它们究竟是我的，还是你的？

它像极了今儿个雷雨交加的天气。夜幕降临时，邪恶的风呼啸而过我的耳旁，冻得我、吓得我直打哆嗦。黏稠的雨点嘀嗒在我曾编织过的美梦上，像蜘蛛拿着熟悉的 “脉搏” ，却找不到已包裹好的 “琥珀”。像鱼儿冲破拉网的错落，却找不到来时冲闯的上游。像南归的 “燕”再熟悉的家，却嗅不到那年居住的巢穴。

我此刻并未落泪，我只是在不停地写，我在不停地写。

雨啊，请轰轰烈烈地下吧！请打湿我的肩膀，为了减轻我肩膀所承受的负担。请掩盖住我的泪花，为掩饰我不小心留下的思念。顺便带走我留下的脚印，然后清理掉我全身的泥巴，请再为我刮痧，去除那些濒临死亡的细胞。干巴的皮肤将重现红润的色泽。

雨啊，请朦朦胧胧地下吧！请割舍我对往事的迷茫和不解，为解除枷锁我不怀好意的青春。

雨啊，请滴滴答答地下吧！请模糊我对过去真相的猜测，还原我对往日多虑的猜忌。

雨啊，请不要再下了，那已是回不去的喜悦和痛楚，点滴的描述已成为背在我胯下的臀部。请不要再下了，那已是回不去的幸福和焦虑，点滴的回想已成为抱在我胸口抚摸的长发。请不要再下了，那已是回不去的伤感和眷恋，点滴的亲热已成为烙印、点滴的美好已成为我抓不住的乌云或彩霞。

雨啊，请歇歇吧！疼痛不想再回忆起。请让我的心再吝啬一点，放手那无知和幼稚的荒唐。

雨啊！你带来的泥土芬芳幸福着大地的安详，同时唤起了花季的不安、搅动着尘土飞扬，你悄然消逝于这个世界的婀娜多姿。

如果这场雨注定一直洗礼着大地，可否请带走我肮脏的灵魂？菩赎菩赎我的罪过，那不巧的偶遇，那讨厌的再次相见，那令人痛心的结果。我的，还是你的？

如果这纷纷扬扬的雨下的是似纱的凉被？可否请遮盖我不想怀念的想念？忏悔忏悔我的过错，那彩霞过后的乌云，那咎由自取的相守和相杀。

如果这呜呼呜呼的风注定要带走花季的往日，可否将我心底的事儿连根拔起，驱散我的彷徨和忧虑？

如果这潮湿的空气注定是性感的瘟军，可否将我的丝袜带去路易十四的殿堂？为她再祷告祷告，为我在祈求祈求。

如果这场雨注定是下个不停，可否还让我来祝福祝福你！祝福你伞外以后的世界一片蔚蓝！

回眸那历历在目的往事儿，仿似古老的钟声在我的耳边回荡着数遍，晃动的钟锤不停撞击着边边框框，使我在孟婆面前端起的生泪、苦泪、悔泪、相思泪、病泪、离别泪、老泪以及我的泪一撒魂飞魄散。

​看几时的销魂美景？我们把酒言欢，你看着沉默寡言的我，我欣赏性格开朗你的。你似乎信仰了神的谎言，牵强地数着掰下手中的玫瑰花瓣，飘飘洒洒地落在你的小脚丫，煽情的嘴里久久唠叨着爱与不爱、有与没有。

下车后，你走在垂柳树下，荡漾的柳枝摇曳着哪刻的失去与拥有？你又移步到开满荷花的池塘，那倾斜的背影复制在笔直的垂柳下方，那倒映在荷花水面上微微飘荡的身影，似乎飘逸的长发缠绕着底部的莲藕。

走吧，走了，你向西，我转身向东。

我终究不是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惹了我还来替你忏悔。我终究不是那活蹦乱跳的孙悟空，戴上了紧箍的 “帽子”还能装作若无其事。

你的容颜曾划落过那儿片刻，此时我却再也体会不到。你的撒娇曾停留过那儿片刻，此刻我却再也感受不到。我只记得你眼神中充满了被你私藏的谎言。辩论家、表演家、演讲家，你可知道？我曾幻想为你摘到那盘明月的倩影，然后轻柔地捧起，送到你的掌心，为你奉上我卑微的俸禄。我原以为这会短暂地博得你一笑，我以为会凝聚一切爱意使你片刻幸福。可你指使你的流星，划断了我攀登那轮明月的天梯。我曾痴心妄想地扒开隐蔽在乌云下你的诺言，可掀起那层层的遮羞布后，那已不是你光明磊落许久的誓言。我不得不好言相劝后，再次向你挥手告别。

记得哪年的哪段时间？哦，2010 年秋。

我的家门 口有棵等待着冬季硕果累累的柿子树你伸出小手踮起脚尖，调皮着，羞答答地采摘那红彤彤的 “灯笼”。你的门口有个等待着夏季盛开的荷花池，在这里我曾双手为你温暖微风掠过的脚踝。

在哪里你曾用双手唤醒我的味蕾？我曾在哪里踏过你擦干净的地板？在哪里你曾弄脏过我收拾好的桌面？那一切我都不记得了，这一切我还清楚地都记得。你还记得吗？是否你也像我一样？摆脱掉这回忆不那么舍得？

如果说几几年前的爱情是你编织的彩条，为实现你的梦想，那么现在是勒在我脖颈的草钥，给了我一个痛痛快快。

如果说几几年前的短文是你编排的故事，为完成你的结局，那么现在是你赐予我走不出的陷阱，给了我一个潇潇洒洒的结局。

如果说几几年前的分别是你固执的结果，为达成你想要的生活，那么现在我告诉你，那是你一次次的错，给了我一个摆脱不清。

故事总是与你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难道是我的辜负，导致了你的憎恨，使你浪荡于此？难道是你一次次的背叛，导致了我的仇恨，使我堕落于此？不，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和答案。也许是你、是我幼稚中强硬的狡辩，也许是你唯一娇嫩中邪恶的谎言，我不敢断定。

都说好了放笔不再写了，都讲好的不想回忆了，可这篇往事时时刻刻都在骚动着我。纠痒的心蠢蠢欲动，它让故事中的字里行间跃然纸上，清晰可辨；也让字典里被标出的错别字红圈，显而易见。

都说好的不再翻阅，都说好的不再想象。

可谁说的？收拾起凌乱的思绪，就会坐在天堂门口喝小酒，一杯一杯地倒，一口一口地喝。

可谁说的？那通往地狱的通关文牒，就在西方的极乐世界，一句一句地问，一字一字地签。

是谁，又掀起我尘封已久的钢琴？

是谁，又弹奏起那段伤心的乐谱？那一刻揪心的是与非，那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扯皮。

是谁，又撞响那沉睡已久的大钟？那来来回回、婆婆妈妈的法事。

是谁，又敲起了厚重的木鱼？那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的灵魂超度。

是你！

二十年后，我的全部记忆，都定格在你那妩媚而略带妖娆的轮廓中。 两次的擦肩而过只是雨季后怒放的彩虹，数次的狂热只是激情过后的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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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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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事情让人死了心的寒？总有一些事情让人得了救的暖？总有一些事儿催促着你忘记，可画面再次浮现，所以我要写我的这段故事。

我开导过、提醒过、与她暧昧过，甚至恐吓过，结局却总是不近人情。

她反驳过、推脱过、结果总是失而复得。嘻嘻的笑脸，总会让人无法不相信那样的谎言，眯着眼上挑着嘴角，无法不让人陷入那样的骗局。她怀揣的理由总是一堆堆，狡辩的借口总是一遍又一遍，然后再滔滔不绝地畅所欲言。她曾演讲得使自己陶醉，她曾解释的使我不得不深信不疑。

如今说她可怜？我仍然不那么认为。她自己作的结果不至于我那么认为，根本不至于。也许“活该 ”这个词送给她更为恰当。

说我爱她吗？是的，为爱她我曾付出过所有，为爱她我甚至一次次地劝告自己，那本是她的错，硬说我爱她可以容忍一切的劝告。为爱她我甚至一次次的自欺欺人，那本是她弄巧成拙的疏忽，我硬装作若无其事的自欺欺人。

现在提起此事，说我尖酸刻薄小里小气也好，说我无知心狠也罢。我想那件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像我这样对待。

在这件事上我得承认我有错，我知道我有错，错的谁了解后都不会原谅。而说她错？她却从未承认过，总是下意识地绕过误会的话题，总会有意识、无意识地闪片一笑而过。甚至有时还喋喋不休地与你理论，当场怼得你鸦雀无声。说来，我们的性格也巧，她每次都是一种摇着头唉声地说着我的哪里都不对，即澄清了自己错误的做法，又让我倍加地在乎她。

谁来评评理？因此，我决定将这个故事讲述给你们听，并写下来供你们阅读。我明白，无论我如何掩饰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含糊其词地描述情节，最终呈现出来的都将是毫无掩饰的叙述，以及不假思索且流畅地描写。

我心里明镜得很。

故事也许纯属我全部的虚构、或许故事亦真亦假、再者故事就是脱口而出的我的写照。

反正不管怎样，编也好，实也罢，那都是我永远走不出的黑洞。反正不管怎样，我将要说的、讲的、写的、描述的，现已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信与不信您看就好，或当作笑话来听就好。

问我那是什么时候的事？问我故事发生在哪儿？原谅我现在一概不说，因为此时我并不想提起，不想回想起那故事的结尾，更或者说，我还没调整好我的心态接受那一切。甚至现在我想丢掉手中已经拟好的稿件，撕碎后一把火烧掉，灰飞烟灭。说我强词夺理也好，说我磨磨唧唧也罢，因为想到她的结局时，我还反复地问自己要不要出版。

我写的小说、我构思的场景，我编辑故事的发展经过，我揣摩的结局，到现在还使我一时间走不出来。那一整夜一整夜的失眠，那从梦中惊醒后抱着被子痛哭的场景，那哭着哭着又笑了的模样。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自作自受，这并不是我自导自演的场景，更不是我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导致的。

是因为她......

夜半钟声到客船，哪来的半夜？哪来的钟声？哪来的客人？此时此刻是迷茫、是心缭绕的最深处、是鼓起勇气后的逃离，是气不打一处来的憎恨。

现在坦白了，我不想左右地反思我的错与对、真与假。我要跟读者实话实讲，我所说的将是事实。妄想我给你们编写故事，在这件事上我怕过、刻意地避开过，也试着忘记过，但都无济于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着、写着，想要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也在很长一段日子里试着放过她、放过我、放弃这个故事的创作，我不提，她不说。

可那又怎样？事情已经发生，故事已经撰写，事已至此！

事过多年后她后悔自己曾狂妄吗？哦，不，那一定不是后悔。她是仇视，仇视世间为什么只对她一个人不公平？仇视每一个人从她身边经过，为什么没真心爱过她，对待过她？

她总是一种别人错的说辞，她总是一种怨天尤人的想法。

现在我是她的敌人，她是我的什么？我该怎么揭开与她之间的面纱？该怎么诉说我和她之间的故事？

心痛......

这个我称为“夏燕 ”的女主角就是书里所提到的第一次相亲的女孩，小名叫“果果”。

她的一生污秽不堪，而她却习以为常。

要不你们看看现在的她几乎面目全非，蜷缩在一个矮小的角落，用报纸和路人丢下的雨衣包裹着瘦小的身体。露出的小腿长满了脓包，流出的黄液散发着阵阵恶臭，不时地挑挑头顶没几根的头发。没有了往日的性感，没有了当时的妩媚，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光彩。

还时不时地抬抬头斜眼看一下她并不想理会的爱特。

对于现在的她，我无非两种解释。年轻时她定然觉得或认为那是她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她曾风光无限， 曾谁的劝告都当作听而不理，理而不听。那大手一挥、挥金如土的豪迈，那醉后任人摆布的迷幻梦境，那妩媚风骚的搭讪，那骨子里还带有一种我还年轻怕什么的自大。

另一种说辞就是她也清楚自己作的孽将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我称之为爱特的人，就是故事里的男主人翁，他现在在午夜还未吹响的街角，静静地看着此时这般模样的夏燕。

黎明的来临带着一丝的凉意，已寂静的夜市中央，爱特低头私语着：“你不知道，我曾有多么爱你！你不知道，我现有多么恨你！你不知道，我此时多么心疼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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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故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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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真是一个折磨人的东西。

踏进门，坐在老式桌子两边的是两位中年人。他们年龄相仿，都是五十来岁。方桌上方的墙壁上粘贴着一位伟人的画像，画像的两侧挂着两幅不知道谁写的楷书字画，念起来蛮通顺。

不知高远处，谁向海西流。

桌子的中央陈列着， 已故去不知谁的牌位。牌位的正前方香炉里插着已燃尽的祭香。香炉的左侧摆着一盘未擦干水珠的富士苹果。

一位妇女站起来，以示迎接爱特和媒人的到来。妇女的眼神一转上下打量了爱特一番，然后又一言不发地顺势坐下。

一位男子迎上爱特，从红梅的烟盒里递出一支香烟，又慢慢地回头，扶着座椅把手坐了下去。

房顶的草席垂下的蜘蛛网滴拉在木头房梁，草纸糨糊地贴在格子状的两扇窗户上。一片烟熏黑的白墙、一片经历风霜沉淀后泛黄的白墙。 两条卷起的花边被褥，规规矩矩地叠放在土炕上，再看看燃烧的峰火炉上烤焦的红薯。

媒人向两位中年人滔滔不绝地陈述着爱特的优秀，又数落着隔壁村谁谁谁的不足，反正就是媒婆们一贯的说话风格及夸大其词。介绍的好了，一个劲地编排和吹嘘，介绍的散了，再一个劲地添油加醋埋怨、牢骚满腹。

这时媒婆又扭过头，向爱特夸夸这家女孩的美貌，边说边拉扯着爱特的衣角，让他坐在单人床的一边。随后又是一顿地说辞操作，尽可能地展示她说媒的本领：哪个村的谁谁谁和谁谁谁是她介绍的，而且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那都是我的功劳，我们也是做好事”说完强而有力地拍拍自己的胸膛。

媒婆咯咯哩哩的笑声刚落地，一位女孩迈过门槛走了进来。白色透粉的长裤，9 公分的红色高跟鞋撑起她大约一米六几的身高，浅色的打底衫外披着没几个纽扣的卡其色风衣。睁着一双圆嘟嘟的眼睛，甩甩一头飘逸的长发看向爱特这边。潇洒地走向前，握握手和爱特问了声好。

媒人简单地向夏燕介绍了爱特的信息，随后瞥眼示意夏燕的父母离开这间房屋，为夏燕和爱特腾出空闲的时间。

夏燕拿起小板凳坐到爱特的对面，又细问了一遍他的一切。爱特性格古灵精怪，只是呆呆地看着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夏燕问着，爱特答着。

是她的气场？还是没见过世面的他？爱特总是点头或摇头绕过夏燕和善的、尖酸的，或他不想回答的问题。

相亲见面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在那个都用彩屏手机的年代，在那个都用短信沟通的年代。他们起身告别时，只相互留了电话方式及QQ 聊天软件。

走出门，媒人拍着爱特的肩膀一个劲地问： “怎么样？怎么样？人家这个女孩和你属相、年龄都合适，回去多聊聊。 ”

​爱特还是点点头一言不发。

傍晚爱特回到家，掏出笨重的手机联系了夏燕。

爱特：你好夏燕！在忙吗？

信息发送成功！

当收到嘀嗒回信的信息后，爱特放下手中高考复读的资料，翻阅着夏燕的讯息。

夏燕：在帮老妈做些针线活，另外学习一下十字绣。现在十字绣挺流行，等着什么时候出嫁时当嫁妆【笑脸】。你呢！在干些什么？

信息发送成功！

信息发送成功！

在那个年代，发这么长的信息需要形成两条来发送，短信系统会直接帮你衔接下一条。不过当时有 2G信号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还能上网看看谁和谁的艳照，还能下载些内存不大的游戏。 比如打打俄罗斯方块，比如玩玩贪吃蛇，比如手机里养个鸡、偷个菜什么的。如果想玩点大内存游戏的话，就得单独购买一张内存卡或 218 的或 512 的。手机里都有单独放置内存卡的卡槽，把电池扣出来安装上去，再开机手机就会自动识别内存大小。

除了QQ 的聊天软件和下载些小游戏外，手机里还可以下载像飞信啊、陌陌啊等其他聊天的搭讪系统。

爱特： 高考的时候没有调整好考试状态，我想复习一下资料再参加一次明年的高考。说起来也是我笨，不懂得表达和阐述，在政治和地理的试卷上没有发挥好，尤其是那些需要我自行发挥的题目，更是让我绞尽脑汁。

爱特：我们已经加QQ 了不如在哪里聊吧？我手机的话费还在用父母的薪水。

爱特：好吗？

夏燕：嗯嗯！好的，你等我登录一下啊！

那 QQ 专属的音频！或许只有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才会听得懂。那声音其实不难模仿，就是一个人咳嗽两声。

咳，咳。

第二天爱特又主动联系了夏燕，他们约在她卖服装的点位，简单的约会后微微笑分开了。

就这样半月过去了，他们没有再联系，没有任何方式的联系。

也许是各怀鬼胎，也许是各想各的牵制。只是中间他们有一次公园散步，不过，时间不是很长。只是中午来到李先生面馆，一人吃了一碗牛肉拉面后，在面馆前的石墩旁分开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夏燕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让爱特帮她买点药送到她定的地点。

爱特去的时候还带了点香蕉和两杯柠檬水。爱特见到夏燕后她正捂着肚子，蜷缩在安全通道的长凳上。泛白的脸颊、狰狞着口齿，爱特想要上前抱抱后再说上几句心疼的话。

可是爱特并没有。

夏燕接过袋子里的药品，一股劲地嚼碎吞咽了下去，眼前的柠檬水并没有多看一眼。接着她扶着墙面走下楼梯，拐进她所在的服装门牌号。

到达服装店后，她将爱特送的香蕉放在一旁，低领口处隐约露出一抹白皙的肌肤。

夏燕坐在一张不知出自谁手的沙发上，凝视着爱特，轻声问道：“你究竟喜欢我哪里？ ”

爱特没有回答，只是做了个鬼脸，然后悄悄地将屁股移至距离她很近的座位。

夏燕挪动了一下身体又问爱特： “你是刚毕业回来吧？还没参加工作吧？找到工作了吗？是不是只会向父母索要你想要的东西？ ”

“莫非这水果也是你父母给你钱，然后你给我购买的吧？ ”

爱特点点头并没有说话。

几时了？爱特的朋友过来找他。

他的朋友到后，爱特起身站在夏燕的身旁向她介绍着他的这位好友。

夏燕那副似听非听、若有所思的模样，让爱特的朋友感到有些尴尬。随后朋友便要转身离开，走时他 告诉爱特：“这个你掌控不来，不谈也许对你好一些。”

爱特向他朋友微微笑、点点头。

他朋友走后，爱特单手把夏燕挤压到窗角吻了她。

爱特低头看到她宽松的 口领，顺手提了提又帮她系上了那个纽扣。

她还是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滴溜溜地望着她怀里的爱特。有时小心翼翼地低头提防着旁边路过的顾客，有时抬起头左右瞟着纱窗的一侧，就这样他们沉浸在恋爱的沼泽。

对于我来看根本不是什么爱的源泉，而是爱特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洞穴。

d2d_images/chapter_title_above.png





d2d_images/chapter_title_corner_decoration_left.png





d2d_images/cover.jpg
@i b T e b A

) B R R





d2d_images/image001.png





d2d_images/image012.jpg
CIRUEE N 2 ]

) PEIMRAE - 3L A B





d2d_images/chapter_title_corner_decoration_right.png





d2d_images/image002.png





d2d_images/image013.png





d2d_images/image000.png





d2d_images/chapter_title_below.png





d2d_images/image006.jpg





d2d_images/image009.png





